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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形象的多重性
[ 摘要]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河德》中的主人公堂吉河德，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他身上，喜剧的素材和悲剧的因素，进步的理想与落后的现实、高尚的动机和过时的手段，复杂的性格和矛盾的举动共同构成了鲜明的艺术形象。 

一方面，堂古河德思想天真，行动可笑，既蠢又狂，妄自尊大，脱离实际，单凭主观想象和幻觉行事。另一方面，他又乐观自信，热情豪爽，不畏强暴，不伯牺牲，咬定一种扫尽人间不平等的信念毫不放松，对生活和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评价。堂吉河德的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多重性，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当时的现实和作家的人文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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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脱离现实的人物,一套滑稽的装扮,一匹瘦弱的老马,一个华丽的时代,演绎了一个不对现实妥协的骑士追求理想生存环境的漫长之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复杂而又矛盾、思想偶尔荒诞不经、时而又充斥理想与正义的小人物,这样一个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怜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书纸上。 我将从堂吉诃德的喜剧性、悲剧性、理想性、复杂性来分析其形象的多重性。

一、堂吉诃德的喜剧性

喜剧是戏剧的一种类型，大众一般理解为笑剧或笑片，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及对喜剧性格的刻画，从而引人对丑的，滑稽的予以嘲笑，对正常人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以笑为标志的重要审美就是喜剧性。外表形式中，有形体，言语，动作三个方面，构成人的喜剧性。形体上看，形体的夸张或扭曲常常引人发笑。从言语看，它的喜剧行表现在滑稽与幽默上，至于动作和行为，也常常以它们的荒谬性和滑稽性产生喜剧效果，真正的喜剧性，诞生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异比，扭曲。诞生于把异化的扭曲的人的本质力量加以夸张和炫耀，造成表里不一，内外不符，荒谬性，矛盾百出，引人嘲笑和讽刺。

《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在一个骑士的时代里，一个骑士如果没有赢得一个美丽女人的爱情，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骑士；同样，一个美丽的女人，如果没有一个骑士不惜为了她的美丽一战，那她的美丽就是值得怀疑的。堂吉诃德生在一个不是骑士的时代里，这注定了他不幸的命运。他有无数的智慧，他有无人可比的勇敢，却只能为人增加更多的笑料。他的正直前所未有，但没有人需要他这种正直。

堂吉诃德的种种行为暗示出了他的生活的那个年代现实情况，人们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贫苦人民的一种精神嘲笑。堂吉诃德有时是敢于主持正义的。正如杨正润先生的《如果没有堂吉诃德》中说，“我想这恐怕也是反映了作家们的共同愿望，在一个英雄被淡忘，崇高被消解，理想被蔑视的时代，一歌物欲和金钱带来野蛮的世界，让年轻人也分得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吧，如果没有了堂吉诃德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堂吉诃德由于被骑士小说毒害，他脱离实际，整日耽于幻想，对现实生活失去了切实感受 。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抢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和判断 。在他眼里，到处都是魔法、妖怪、巨人，到处都是他行侠仗义的奇景险境。他把蒙帖艾尔平原上巨大的风车看成是作恶多端的巨人，不顾一切杀将过去，结果被风车巨大的扇叶刮断了长矛，连人带马扫了出去；他把绵羊当军队，奋勇杀去，被放羊人拾起石块当武器，打掉了门牙，打断了肋骨；他认为“人应当是天生自由的”而解救了苦役犯，却命令他们去拜见他的杜尔西内娅，报告他的功绩，结果被犯人们打伤，剥去衣服，狼狈不堪；他模仿传奇中的骑士，单枪匹马到处冲杀。虽然他维护正义，除强扶弱，把消除世界的不平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见义勇为，从不怯懦，为主持正义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但善良的动机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有时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他人。如搭救被地主毒打的牧童，反使牧童遭到更凶残的毒打。被他当魔鬼打下马来摔断腿的教士说：“你打抱不平，反而害得我一辈子站不平，你为了除害，却叫我终身受害。”他自己也常被讪笑戏弄，断牙断骨，丢了耳朵，削去指头。他纯粹以幻想取代现实的想法，形成了他荒诞

无知，偏执顽固，疯癫莽撞的性格特点，着实滑稽可笑。即使这样，他还执迷不悟，认为这种失败是骑士难免的失败，是创立骑士伟业应付的代价，表现了明显的精神胜利法。这时，他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梦想家，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疯子。”

作者以喜剧的手法深刻地刻画出堂吉诃德的喜剧形象，同时也揭示了人们自身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堂吉诃德的喜剧性形象中可以看到悲剧的色彩。

二、堂吉诃德的悲剧性

    堂吉诃德生活的时代,西班牙王朝由强盛转衰,骑士阶级日趋没落。骑士文学的盛行正是基于小乡绅阶级这种沉湎于往昔的繁华而缺乏现实感的精神心理状态,而堂吉诃德的游侠疯魔症正是当是西班牙社会的一种病态心理，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他的行为与现实社会之间才产生了冲突，渐渐地变成了令人无奈的悲剧。

    堂吉诃德的行为经常是荒谬的，他不容于庸俗但顽固的常识，因此他被人们永久性地贴上了“疯子”的标签。但是如果说堂吉诃德是个不切实际的疯子，却不尽然。这个“疯子”拥有自己的世俗梦想，而且是不能归为“理想”的愿望。他渴望自己的骑士地位和名望被人认可，渴望那些虚华的富贵，渴望骑士道复苏给自己带来的荣耀。

堂吉诃德开始游侠的时候只是因为自己看骑士小说着了迷不能自拔，而随性地踏上了游侠的旅程，他并没有考虑当时社会的现实以及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只是因为他想这样做，仅此而已。其实这倒也没什么，只不过当时已不再是骑士的世界，他的行为只是与他的幻想契合而脱离了实际，当他最后醒悟时对他的外甥女说了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从前成天成夜读那些骑士小说，读得神魂颠倒；现在觉得心里豁然开朗，明白清楚了。现在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不及再读些启发心灵的书来补救。„„我尽管发过疯，却不愿一疯到死呢。孩子，我要忏悔，还要立遗嘱”，这段颇具悔悟的话，说明堂吉诃德临死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剧性，而这却是永远无法补救的了，这是典型的行  动发生时的意识与意图和后来对这行动本身的性质的认识之间产生的矛盾，其悲剧意味已然浓烈。其实，堂吉诃德的行动若是放在骑士时代的话，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他错就错在，他的原本或许正常的行为跟他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冲突，而使得这种行为变成了悲剧的载体。

堂吉诃德的悲凉在于，他终身奉行骑士的奥义却生在一个不需要骑士的时代；他对道德的阐释鞭辟入里却生在一个道德荒芜的时代；他对事物认真严肃却生在一个荒诞横行、本末倒置的时代。他不幸地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却对自己的“不合时宜”不加悔改、变本加厉，最终只得悲剧收场。

三、堂吉诃德的理想性

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堂吉诃德自封为骑士，总认为人们会尊重他听他的劝告，但是是不如他所愿。 在他第一次独自一人游侠过程中，他在密林中听到微弱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呻吟。他自言道：“感谢苍天如此迅速赐给我机会，让我尽自己的职责，实现夙愿，旗开得胜。”⑦在他向那位鞭打雇工安德斯的农夫示威后，农夫表示答应按他的意愿去做，但事情并不是那样，农夫违背了自己的偌言，继续对安德烈斯变本加历，工钱也没给。但堂吉诃德还认为自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事，并且对自己的行为很赞赏。这从他的自言自语中可以得知，他说道：“你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托博索美丽绝伦的杜尔西内亚！你拥有幸拥有英勇著名的骑士堂吉诃德在你面前俯首听命。众所周知，他昨天得到了骑士称号，今天有讨伐了最无耻最残忍的罪恶行动。

堂吉诃德始终没有把现实与理想联系在一起，他生活在自己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小世界里。当他在路上看到一些人用铁链拴住脖子时，他问他们犯什么罪，为了解救他们不惜和官差动武，还给了那些看似贫穷的人钱。在解救他们之后堂吉诃德只要求他们去见杜尔西内亚夫人，并转告她说骑士向她致意。但是苦役犯们不想按他的做法去做，知道他精神不正常，退到一旁向他投起石头来，他们还抢走了桑乔的外衣。从这里可以看出堂吉诃德的头脑过于简单，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和不切实际性。

 福柯说：只有疯狂的堂吉诃德是不朽的。堂吉诃德善良、忠诚、坚持正义、嫉恶如仇，是和平和谐的化身。他捍卫真理和正义，为理想执着追求，他对爱情忠贞不二，对人间充满人热心爱心，犹如黑暗世界一颗耀眼的启明星，用尽自己的力量去普照整个世界。公爵夫妇等恶势力越是笑得响亮，越是衬托出他们的愚昧和残忍，越是反映堂吉诃德的伟大和无私。堂吉诃德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梦想，一个让活在现实中无奈的世人心中不老的梦想。他的疯和死也不仅是骑士小说的作用，也有现实的压迫和残害。堂吉诃德也只有做了疯子，最后也只有死才能保存人间最纯洁的灵魂。

四、堂吉诃德的复杂性

（一）、残暴的、失去理智的疯子---------像是但不是
堂吉诃德的第一印象就是残暴、没有人性。如文中写他在大院里行守盔甲的夜祷礼时，那可怜的赶脚人出于给骡子饮水的目的，没有听堂吉诃德的劝告，将他泡在水池里的盔甲“一下子抛出老远”。随后堂吉诃德所做的事切实让人感到血腥，他“双手举起长矛，狠狠朝赶脚人头上刺去，那人当下头破血流，倒翻在地，如果接着再挨第二下，只怕无需找人救助了。

”但更让人觉得他冷血无情的是在杀过人后他“自径收起武器”，平静的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还可以不慌不忙的踱步。也许他所做这一切只是出于他的疯癫，因为读了太多的骑士小说而脑汁枯竭，失去理智。但无论如何，像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就伤及人的性命，

是不符合侠士的正义之道的，至少在中国人的眼中是这样的。

如果说堂吉诃德与三教九流的人物因为各种原因而战斗还能够让人接受，包括他和风车恶战弄得鼻青脸肿也能让人接受的话。那么他在黑山内所谓效仿阿马迪斯的种种自虐行为就让人匪夷所思了。写他为杜尔西内亚在黑山“苦修赎罪”，非常深刻的揭示出了骑士小说对人的毒害。显然，他这样做于任何人都是没有好处的，连他忠实的侍从都认为“这回，总可以心安理得的诅咒发誓说主人确实发疯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桑丘说的是：“这回主人确实发疯了”，而不是“主人确实是个疯子”。因此堂吉诃德的疯还是有主观因素在里面的，他的理智与不理智也是他自己选择的。

（二）、正义的，心怀天下的苦脸骑士

堂吉诃德的一切荒唐之举，并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本骑士小说，受了多大的刺激。而是他一心想要恢复骑士道，一心想回到那个众人“享福”的黄金时代，他希望在国家危亡时能够看到有众多骑士挺身而出捍卫国家。在世道太平时能用正义的骑士锄强扶弱，保护妇女和孩童。

     他有过很多次的正义之举，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能收获到一种精神。透过他种种貌似疯癫的行为，我看到的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正义和理想。在受到牧羊人款待后，兴许因为感激，堂吉诃德对着一把橡树子大发感慨，话中体现出的正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渴望与向往：“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多么幸福的时代啊！”从橡树、泉水到蜜蜂、大地再到牧羊女、法官、骑士，堂吉诃德用一种反语，既突出了对黄金时代幸福生活的向往，更表达了他对现今社会的种种不满。“因为世道变了，人心越来越坏。”所以堂吉诃德才会选择以一个骑士的身份去宣扬正义，拯救世人。他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英雄。试想，堂吉诃德若果真生在黄金时代，英勇正义他会沦落到一个“疯子”的下场吗？所以，堂吉诃德的出现实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三）、真实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对自由、对平等、对爱情、对司法制度，甚至对文学艺术都有新的人文主义见解。在他的荒唐行为中潜藏着高贵合理的因素，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

堂吉诃德为各种战斗而伤痕累累，多半的时候伤势不轻。虽然他为了表现骑士精神强忍着不言痛，但在不经意的与桑丘的谈话中便会时不时的蹦出两句抱怨的话。如他在和比斯开人的决斗中被削掉了半拉耳朵，就曾前前后后三次对桑丘提到“我这耳朵疼的真邪乎”⑩，真实中又透着一种可爱。类似这种身体上的痛还很多，比如他在骂桑丘“业障”之前提到的“肋骨疼的受不了”，那是一种身为人的很自然的体现。 
关于乐的真实，记忆较深的就是堂吉诃德和桑丘被几个漂布机捉弄后忍不住的笑。虽然后来他因为桑丘的嘲笑而恼羞成怒，但带头笑起来的，终究是他。喜怒哀乐四大情绪也使得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更加饱满，充实。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毅力有信念不为艰难险阻的真实的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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